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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数字时代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23年数据，筛选3012份老年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结合异质性分析展开实证研究，分析互联

网使用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社会参与的中介作用及城乡异质性。研究表明：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社会参与在二者间扮演关键的部分中介角

色；该机制存在显著的群体与地域异质性，即互联网通过社会参与影响幸福感的中介路径在城镇老年群

体中成立，但在农村群体中，社会参与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互联网主要发挥直接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

制定更适合老年人的政策、通过社会参与提升老年福祉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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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on th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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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lying mechanism,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23. 
Based on a sample of 3012 older adults, a mediating effect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as conducted combined with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frequency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 me-
diating rol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ter-
net use frequen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older adults; Social 
participation plays a key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net u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mechanism shows significant group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Specifically, the mediating 
path through which internet use influences well-being via social participation holds for urban older 
adults, but for the rural group,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with the 
internet primarily exerting a direct promoting effec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 theoreti-
cal ba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ormulating more suitable policies for older adults and enhanc-
ing their well-being through soci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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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下，互联网逐渐成为大众获取信息、互动沟通及参与社会事务的关键载体。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2022 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在老年群体中，有 45%的老年人未接触过互联网，多数人面临操作界面复杂、适老化功能缺失以及对新

技术缺乏信任等问题。在此基础上，老年群体使用互联网的城乡差异同样显著，农村地区的数字文化服

务使用率仅为城市的一半，这不仅反映出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也体现出老年群体数字素养的城乡差别。 
幸福感作为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感的提升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老年群体社

会转型、减少城乡差异等问题意义重大。因此，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成为应对老龄化挑战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此情况下，现有研究已证实互联网使用和社会参与均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很大的关联，但其

互相作用的机制探讨仍存在深化空间。 

2. 文献综述 

(一) 研究现状 
1) 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 
互联网使用频率是指个体在一定时间周期内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的频繁程度及持续时间，是衡量数字

技术采纳和数字融入程度的一项重要的指标(温勇等，2025) [1]。从社会支持理论视角出发，互联网为老

年人搭建了突破时空限制的社交桥梁。线下生活中，老年人常因行动不便、社交圈子狭窄等问题，面临

情感支持不足、归属感缺失的困境。而互联网凭借其便捷性，让老年人能够跨越地理距离，与家人、朋

友保持密切联系，还能通过兴趣社群等平台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极大地拓展了社交网络。这种社交网

络的拓展，有效的弥补了线下活动的局限，为老年人带来了更多的情感慰藉和社会支持，进而对其生活

满意度(杜鹏等，2020)和心理健康水平产生积极影响[2]，最终提升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现有研

究的普遍认可(谢劲，202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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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参与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 
社会参与作为老年人社会健康的核心指标，与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共同构成了衡量老年人健康状态

的完整体系(张馨月等，2025) [4]。从社会资本理论来看，社会参与是老年人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

老年人通过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文化娱乐活动、老年大学学习等各类社会活动，能够与他人建立更广泛

的社会联系，增强社会互动，进而积累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又能为老年人带来多方面的益处，

例如在遇到困难时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帮助，在社交互动中获得情感支持和自我价值的认可，这些都有助

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周冬等，2025) [5]。 
(二) 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在互联网使用、社会参与和老年人幸福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

益的参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在研究内容上，虽然现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了互联网使用、社会参与和老年人幸福感三者之间存在一

定的关系，但对于三者之间具体的作用机制探讨还不够深入。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对老年人的群体

划分还不够细致，没有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于老年人在互联网使用、社会参

与和幸福感方面的差异和影响，导致现有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 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幸福感间的中介机制 
从社会资本理论来看，社会资本的积累与个体社会参与程度紧密相关，且社会资本对提升个体幸福

感具有显著作用。互联网使用为老年人社会参与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在信息获取方面，互联网打破了传

统信息传播的局限，老年人能够便捷地获取各类社会活动信息，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和难度。而在参

与渠道方面，互联网不仅提供了线上参与途径，还能为线下参与提供便利。老年人借助互联网参与各类

社会活动，能够增强与他人的互动，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进而获得情感支持、提升自我认同

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幸福感的提升[6]。 

3.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23 年的数据，聚焦于研

究主题，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筛选与处理：1) 鉴于研究聚焦于老年人群体，剔除年龄在 60 岁以下的样本；

2) 剔除关键变量存在明显异常值或缺失值的样本，以确保数据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3) 对部分连续变

量进行必要的预处理。原始数据样本总量为 11,326 个，经过上述严格筛选与处理后，最终得到符合研究

要求的老年人样本量为 3012。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主观幸福感。本研究采用单项目自陈量表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我们对选项进行

1~5 分的赋值处理，得分越高，代表老年人感知到的主观幸福水平越高。 
2) 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频率。通过直接询问受访老年群体来了解其互联网使用频率。为了更

清晰、更准确地估计老年人对互联网的“使用行为”本身的因果效应，而非“使用能力”或“使用意愿”

的选择效应，本研究删除了从不使用互联网的这组数据。在后续分析中，我们将对选项进行 1~4 分的赋

值处理。得分越高，代表该老年样本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 
3) 中介变量：社会参与度。社会参与度是衡量老年群体融入社会、保持社会联系和活跃度的重要指

标，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采用多维度指标综合测量老年人的社会参

与度，具体通过询问受访者在以下组织或活动中的参与情况来构建社会参与度指标：社区组织、社会公

益组织(如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组织)、群众运动(因环保、维权等事件形成的组织)/消费者权益组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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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校友会、娱乐休闲团体(业余爱好和体育俱乐部，)、工会及类似的劳动者组织、职业协会/专业学会

及行业协会，对于每个组织或活动，受访者需选择其参与程度：1 = 不是成员；2 = 是成员，但基本不参

与；3 = 是成员，并且积极参与。通过对结果加权求均值，得到社会参与度。 
4) 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年龄、性别、社会公正感、收入、婚姻状况、户口。变量的解释及赋值见

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表 1. 变量设计与赋值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的赋值 

被解释变量 主观幸福感 非常不幸福 = 1；比较不幸福 = 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 3；比较幸福 = 4；
非常幸福 = 5 

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 很少 = 1；有时 = 2；经常 = 3；非常频繁 = 4 

中介变量 社会参与度 熵值法处理得到社会参与度指标 

 社会公正感 完全不公平 = 1；比较不公平 = 2；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 3； 
比较公平 = 4；完全公平 = 5 

控制变量 

性别 女性 = 0；男性 = 1 

年龄 年龄 = 2023 − 出生年份 

户籍 农业户口 = 0；非农业户口 = 1 

受教育程度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 0；小学 = 1；初中/中专/技校 = 2； 
职业高中/普通高中 = 3；大学专科 = 4；大学本科 = 5；研究生及以上 = 6 

健康状况 很不健康 = 1；比较不健康 = 2；一般 = 3；比较健康 = 4；很健康 = 5 

婚姻状况 丧偶/离婚/未婚 = 0；同居/初婚/再婚有配偶/分居未离婚 = 1 

收入 CGSS 数据库 2023 年调查收入 

4. 实证研究 

(一) 描述性统计 
从 3090 个观测值来看，主观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居民分别占

1.8%、5.3%、15.1%，主观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居民分别占 53.9%、23.9%。总体上来看，80%
以上的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 3.927，反映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水平比

较高。 
根据 1434 个观测值，互联网使用频率“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的居民分别占 8.2%、

8.1%、17.8%、65.9%。总体均值为 3.43，表明整体上被调查居民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随着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从 1 到 4)，主观幸福感的均值分别为 3.67、3.883、3.9、3.978，也呈现出上

升趋势。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根据 2353 个观测值，社会参与度的均值为 0.042，显示出被调查居民在社会组织或活动中的整体参

与度较低，不同居民之间仍存在一定差异。 
(二) 基准回归结果 
由表 2 可知，模型 1~3 均使用 OLS 回归进行参数估计，将核心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放入模型，检

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效应。模型 1 的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该模型验证了互联网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模型 2 将社会参与度作为被解释变量，

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其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提升居民的社会参与水平。模型 3 同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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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互联网使用频率和社会参与度变量，两者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模型 1 相比，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系

数有所降低但仍保持显著，表明社会参与度在互联网使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社会参与度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约为 28.3%，直接效应占比约为 71.7%，说明

互联网使用既通过提升社会参与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同时也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 
模型 1~3 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基础回归模型还是纳入中介变量的模型，互联网使用频率均能通过

显著性检验，且系数方向为正，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参与度

变量在相应模型中也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 4 作为稳健性检验，通过控制变量，来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是否在改变模型设定后依然保

持显著和稳定。由表 2 可以看出，互联网使用频率和社会参与度仍然保持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验证了

前述结论的稳健性。 
 
Table 2.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model 
表 2. 模型的估计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主观幸福感 社会参与度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频率 
0.097*** 0.006* 0.094*** 0.0800** 

(0.027) (0.004) (0.029) (2.60) 

社会参与度 
  0.585*** 0.687*** 

  (0.155) (3.89) 

年龄 
0.013*** −0.001 0.014*** 0.0128*** 

(0.003) (0.001) (0.003) (3.59) 

性别 
0.041 −0.017** 0.056 0.0664 

(0.046) (0.007) (0.047) (1.29) 

户口 
0.092 0.014 0.083 0.0363 

(0.057) (0.009) (0.058) (0.58) 

收入 
−0.001 0.0231*** −0.012 0.0180 

(0.024) (0.004) (0.024) (0.66) 

婚姻状况 
0.059 0.010 0.043 0.0773 

(0.053) (0.009) (0.054) (1.32) 

社会公平感 
0.267*** 0.003 0.264***  

(0.025) (0.003) (0.025)  

健康状况 
0.125*** 0.003 0.125***  

(0.024) (0.004) (0.024)  

常数项 
1.359*** −0.158*** 1.426*** 2.479*** 

(0.336) (0.047) (0.344) (7.17) 

观测数量 1092 1061 1060 1064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括号内的数字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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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异质性分析 
通过对城乡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来揭示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

模型 5~10 估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其作用机制存在明

显的群体异质性。 
由表 3 可以看出，在城镇样本(模型 5~7)中，模型 5~6 的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主观幸福

感、社会参与度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模型 7 同时纳入互联网使用频率和社会参与度变量，两者均能通

过显著性检验，且互联网使用频率的系数仍然显著，表明社会参与度在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老年人主观

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在农村样本(模型 8~10)中，模型 8 的估计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对主观幸福感同样存在显著正

向影响。然而，模型 9 将社会参与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其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 10 同时纳入互联网使用频率和社会参与度变量，互联网使用频率仍然保持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参

与度也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由于模型 9 中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社会参与度的影响不显著，表明社会参与度

在农村样本中未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互联网使用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但其作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在

城镇样本中，互联网使用既与主观幸福感直接正相关，也通过与社会参与度正相关而与之产生间接关联；

而在农村样本中，互联网使用仅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未通过社会参与度产生间接影响。这一发现揭示

了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机制的异质性特征。 
 
Table 3. 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effects 
表 3. 异质性分析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主观幸福感 社会参与度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社会参与度 主观幸福感 

互联网使用频率 
0.117* 0.0190** 0.112* 0.0739* −0.00513 0.0741* 

(2.51) (3.18) (2.19) (2.17) (−1.08) (2.07) 

社会参与度 
  0.517**   0.503* 

  (2.60)   (1.97) 

常数项 
1.444*** −0.0324 1.413** 1.071** 0.00743 1.077** 

(3.37) (−0.38) (3.19) (2.69) (0.17) (2.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量 553 531 531 533 524 523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 3012 份老年人样本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系统考察

了互联网使用频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互联网使用频

率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第二，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过程

中扮演了关键的中介角色。第三，上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群体与地域异质性。 
(二) 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构建差异化、精准化的老年数字融入推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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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与执行应严格区分“存量用户”(已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与“增量用户”(尚未使用互联网的老

年人)的需求，对存量用户，重在“提质增效”与“风险防控”，通过提升数字素养、丰富应用场景、加

强网络安全教育，深化其使用体验并保障权益；对增量用户，重在“降低门槛”与“激发兴趣”，通过提

供更简易的智能终端、面对面的辅导服务和贴合其生活需求的入门级应用，帮助其跨越初始使用障碍。

第二，完善以社会参与为核心的技术接入与保障机制。将智能设备操作、网络风险防范与防诈骗知识教

育纳入社区常规服务内容，提升老年人安全、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互动与公共事务参与的能力。

同时，构建涵盖意识、技能与制度的系统性网络风险防护体系，加强对老年人的网络安全教育，保障老

年人安全、自主地使用数字技术，切实保障其个人信息与财产权益不受侵害。第三，推行代际协同、城

乡互促的支撑模式，并充分考虑城乡异质性。积极实施“代际技术协助”工程，鼓励青年群体通过志愿

服务等形式，协助老年人掌握基础数字技能。对城乡实行提升老年人幸福感的差异化政策：对于城镇地

区，应着力构建线上社群与线下社区活动的联动机制，鼓励老年人通过互联网参与社会治理、文化娱乐

与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参与在提升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对于农村地区，鉴于本研究发现互联网使

用主要通过直接效应提升其幸福感，应针对农村老年人的具体网络使用行为进行深入调研，以识别对提

升其幸福感具有显著直接促进效应的具体应用类型与服务形态，为开展优先推广提供实证依据。同时大

力夯实网络基础设施与终端普及，最大化互联网使用的直接福祉效益。同时，推动城乡社区服务场景智

能化改造，促进线上互动与线下生活的有机结合，构建全方位、包容型的老年人数字社会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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